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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
羌笛以悠悠之音
起于西北关塞，
在文化传承与文
明延续中久演不
衰。而在文化繁
荣、旅游繁盛的
当下，羌笛与羌
乐在文旅系统中
构筑的非物质属
性，是对羌寨文
化历史的艺术再
创和价值再造。
其古典雅致的乐
律，漫溢出来的
悠长之音，让人
仿佛置身在一片
流泻着月光的苍
穹之下，内敛而
不失奔放，低调

而尽显奢华。
“羌笛演奏及制作技

艺”如今有着自己的非遗
传承人。羌笛的制作需要
经过十八道工序，从原材
料采集到竹管加工、簧片
调音……没有一道工序是
可以借助机器的，每一步
都需要手工完成。

在繁琐的工序中，最
核心的便是原材料的挑选
与簧片的调音。制作羌笛
多选用竹节长、管身细直
圆润且头尾粗细均匀的两
支筒径、长度一致的高山
箭竹，因为箭竹质地相对
坚硬且韧性好，水分少，竹
筋不易断裂。不仅如此，采
集原材料的季节也十分讲
究，制作笛身的竹子在秋
季枯水期采集最好，柔韧
性最佳。制干之后，笛身内
壁收缩平滑均匀，使吹奏
出的音明亮而清脆；制作
哨片的材料则在秋末冬初
季节采集为好，因为冬季
竹子干燥，油性重，不易变
形，制作的哨片声音稳定，
不易粘连，音准能持续好
长时间。

双簧双管的羌笛，演
奏时对簧片的要求很高，
必须两个簧片高度一致，
才能吹出共鸣的声音，只
要簧片稍有差异，声音便
会很不对味。因此，对双簧
片进行调音时，一看哨口
的长短、厚薄、松紧，二听
两只哨片的音准、音色，边
听边校准。

羌笛制作极为复杂，因
此羌笛制作的手工传承也
尤为重要。“羌笛演奏及制
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一直
坚持使用传统原材料和工
艺进行羌笛制作，而不是为
了成本效益改用塑料等替
代品。如今，羌笛不仅仅是
一个传统吹奏乐器，精美的
制作工艺更使其成为收藏
工艺品。

初闻羌笛始于王之涣的《凉州
词》，这首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里
的七言绝句创作于唐开元二十年
前后，整诗的下阕以羌笛为本体，
借杨柳离别之意表达内心思念之
苦，足见作者的凄美情愫与寂寞孤
独。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羌笛
的认识并不多，倘若论及，也多半
会以这首大众熟知的边塞诗为架
构，对羌笛的外观形象和艺术呈现
略作刻画，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趋于
合理却不置可否。

羌笛是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
遗留下来的一种乐器，蕴含着独特
的地域文化属性。作为一种六音阶
单簧竖吹乐器，羌族艺人以生长于
山巅之上的油竹为原始材质，依次
经过削割、打孔、捆扎、嵌簧、刻画
等多道工序，最后上油、涂蜡制作
而成。油竹细长、质地坚韧、纤维细
密且不易开裂，制作出来的羌笛声
线细腻、清脆婉转，明亮的音色传
递数百米而不绝，常常给人苍凉渺
远之感，是羌族百姓耕作之余集体
智慧的结晶。

在羌语中，羌笛称为“其篥”
“石布里”或者“帮”，有笛管之意。
从时间脉络上看，羌笛迄今已有两
千多年的发展史。东汉文学家马融
所作的《长笛赋》可以看作是对羌
笛制作源流的最早记载。从其所言
的“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
及已”不难发现，羌笛是横排双孔
并列的，即所谓的“双笛”，与生活
中惯常可见的单排孔竖吹乐器迥
然有别，这也是羌笛独具匠心的魅
力所在。

关于羌笛的文字解读，清代训
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羌
笛”词条中描述：“长笛与羌笛皆出
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
可见，羌族人民在制作笛类乐器中
具有先发之势，甚至于说，羌族在
竹质类管型竖吹乐器的发明与创
造中曾经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因为半牧半农的羌人在数千
年前已经实现了对高原野羊的驯
化，而“羌”字是羊的象形转化体，
羊又是羌人的信奉图腾，以羌命名
乐器便是羌人对民族文化的最高
礼遇。

但在早期，制作羌笛的真正材
质是鹰翅骨。古时的羌民族逐水草
而居，过着游牧无常处的郊野生
活。在高山环抱的西北大漠边缘，
鹰是最为常见的飞禽。古羌人最初
便把捡拾到的老鹰翅骨钻孔打磨，
并在端口处填入野草进行吹奏。这
种简单而粗糙的艺术加工品尽管
在众多民族乐器中并不显眼，但其
发出的音色气势宏阔、震人心魄，
低音处声如洪钟，高亢处辽远深
邃。羌笛自此传承下来，成为古羌
人远游抒怀时随身携带的喜爱之
物。

关于羌笛的诞生，在羌族文化
中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极富浪漫主
义色彩的爱情故事。相传远古时
期，天神将一男一女派到人间，男
子名叫杨宝，女子名叫歌布，两人
情真意切，却被险水阻隔两岸。于
是住在河西的杨宝发明羌笛，日夜
吹奏借以表达相思之痛，居于河东
的歌布制作口弦以此回应杨宝的
爱恋。后来两人溯流而上，终成眷
属。这一传说正史里虽无记载，但
与汉民族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
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说明羌笛不
但与人类历来追求的情感寄托若
合符契，而且在艺术转化中具有一
脉相承的价值统合意义。

羌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可谓独树一
帜，特别是对氐羌文化、华夏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
并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如
在唐代的边塞诗里，以羌笛为代表的艺术呈现频频
有之，在大漠孤烟的西域形成了密集式的大众传播
格局。边塞诗人岑参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
与羌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颀的“今为羌
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以及高适的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戌楼间”(《塞上听吹
笛》)均是以羌笛入诗，描绘戍边将士歌舞相和、征战
沙场的场景。

从现有统计数据看，唐以前的边塞诗不到二百
首，而《全唐诗》中收录的边塞诗多达两千余首，其中
可见羌笛形象的诗篇有76首，足以说明羌笛在诗学表
达中的主体价值。就连享誉诗坛的李白、杜甫、白居
易，都曾在游戏文墨的行旅生涯里描写过羌笛之美。

不过，在文化印象中，每每提到羌笛，人们总是
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苍凉的大漠、凄楚的关塞以及
远在家乡的亲人，并认为羌笛仅仅代表的是一种苦
旅文化或者悲凉意识。

其实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无据可考，因为

诸多边塞诗中营造出来的羌笛概念莫不如此。这主
要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现实可得性。羌笛是边关
羌族的常见乐器，普遍存在于羌民族的现实生活
中，也是边塞诗人出入西域边陲最先接触到的管型
艺术品，因此，以羌笛为载体叙写诗人身在异乡的
孤寂生活是唐诗惯用的表现手法。二是艺术本体的
自然性。羌笛的音律以回旋、浩渺见长，本身就有一
种苍茫悲切之感，所以温庭筠在《定西番·汉使昔年
离别》中说，羌笛一声愁绝。及至宋代，羌笛的悲凉
意象仍旧在文化表现上占据主导。诸如南唐后主李
煜的“金刀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临
江仙》)，苏氏的“凝泪眼，出重城。隔溪羌笛声”(《更
漏子》)，都凝聚着显性的悲戚基调。

但实际上，羌笛的文化神韵是多功能、多意象
的。在羌民族的生活演绎中，羌笛的美学呈现既有
男女之爱的自由倾诉，也有节日欢愉下的集体庆
贺。如表达情爱关系的拜堂调、迎宾曲，展现生活气
象的忆苦思甜曲，以及在旅游产业中作为文创摆件
的羌笛实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附载着羌笛
影像的视听资源或者有形产品，集复合性、时空性
于一体，是展示羌笛文化的有力见证。

羌笛何以频繁入诗，并在多元场合下形成一种
文化共识呢？其实，《论语五则》早已道破其中蕴含的
情理。由于文人的情感旨趣更显张力，而《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羌笛作为抒发胸
中笔墨的客观实在物，在诗词文学领域具有积极的
建设性，这在唐诗宋词中颇得人心。

边塞诗的流行在社会发展范式上是对唐诗差异
性文化的赋能。由于边塞诗的叠加出现，深居长安的
士庶民众逐渐对羌笛的实物造型和音律表现产生好
感。为此，来自西域的马帮客商不辞辛劳，历经远途
跋涉，最终将富有西域文化气息的羌笛带到了长安。
身在高堂之上的豪门权贵、富家子弟以及文人墨客
初见羌笛时便被其双排孔的造型深深吸引，他们游
娱宴乐之际，常常吹起羌笛，或寄托情思，或抒怀言
志，或把酒问盏。声声入耳的羌笛渐为长安百姓熟
知，通晓乐律的艺伎则将诗词谱成曲子以羌笛起兴
进行演奏，市民游客和平民布衣也争相唱和，“吹羌
笛以酬和”在唐时的长安蔚然成风。

如王维的“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凉州赛神》)，展现是热闹喧腾的生活场景，《过崔
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椀酒家胡”则是描摹
作者饮酒赏乐时的奢华享受。李白在《经乱后将避地
剡中赠崔宣城》里所言的“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
胡床紫玉笛，却坐青云叫”，同样表现出酒场宴乐上

的自在与不羁。
盛唐诗作善于运用羌笛描写人情世故的突出成

因在于唐人对管弦器乐的偏爱，而且这种爱之有加
的心绪率先来自于皇室贵胄。常与白居易、刘禹锡一
起宴会游玩的洛阳令南卓在《羯鼓录》中就说，唐玄
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尤爱
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文学
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亦说：“梨园弟子有胡雏者，
善吹笛，尤承恩宠。”此种自上而下的审美理念不仅
促使吹奏羌笛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形成了广泛
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官方设立教坊，民间艺人也
组建羌笛乐团，在节庆时点或是特殊月令作以演奏，
其中灵活多变的风格与题材也充分表明羌笛在文学
创作中重要地位和价值认同。

唐代以前有关羌笛的诗词歌赋，多以客观事物
为本体，采用咏物铺陈的手法进行情感表达，往往形
式单调抑或缺失个性色彩。如姚察的《赋得笛诗》，

“作曲是佳人，制名由巧匠。鹍弦时莫并，凤管还相
向”，读起来枯燥生硬，乏善可陈。迨至大唐，诗人更
加看重情感输出在诗意中的转承作用，使得与羌笛
有关的诗作融有强烈的内在意涵，以此达到情景交
融的艺术高度，羌笛的诗学写真在唐诗中也得到了
全面彰显。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史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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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羌笛古韵长
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6月7
日，由中国非遗馆主办的“气象万千——— 中国非遗保护实
践主题展”在中国非遗馆开展，展览为期一年。本次展览
向全国遴选76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呈现非遗的独特魅力
和文化价值。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广为传
唱，令羌笛的美学印象深深植根于大家的脑海里，千百年
来，历久弥新。特别是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当下，羌
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器乐，愈发熠熠生辉。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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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悠音起乡情

羌笛神韵不止文化苦旅

羌笛何以频繁入诗
羌笛制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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